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副刊副刊   2020  2026年 9月 9日  星期三

去年以来，我多住在雄安新区容东

片区的一个小区。早晨，常去附近一家

小店用餐。

我的早餐，十分简单：一个烧饼、一

碗粥或馄饨，再配上一碟免费小菜。烧

饼里或夹卤肉，或夹蔬菜，或夹鸡蛋。一

顿早餐，满打满算，总共六七元，舒服又

实惠。

那烧饼，金黄敦实，外酥里暄。配上

夹料，麦香、肉香、油香、清香、烤香，五香

俱全，甚是可口开胃。

这家小店，位于双文北街与兴贤路

交叉口北行 50 米路西。别看地处偏僻、

门脸不大，用餐时间总是人来人往，一座

难求。就餐者，大都是当地住户和外来

打 工 族 ，戴 着 头 盔 、穿 着 工 装 、骑 着 电

车。他们说，这家的烧饼，真是特别。

于是，我开始注意打烧饼的人。

远远看去，烧饼炉前，是一个高高壮

壮的中年女人，穿着工作服，戴着专用手

套，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满脸汗水，却

又满脸笑容。

有一次，趁她休息期间，我上前问

好，并相约下班后聊天。

没想到，这一聊，竟聊出一串故事。

她叫李书梅，生于 1970 年，承德市

隆化县山区人。小学毕业，父母重男轻

女，劝其辍学。先在家务农，后去县城服

装厂做工。18 岁，她出落成一个漂亮姑

娘，身高一米七，明眸皓齿，亭亭玉立，是

人见人慕的“村花”和“厂花”。那时候，

她 心 高 气 盛 ，向 往 城 市 的 光 鲜 生 活 。

1988 年底，嫁到现在雄安新区附近的白

沟镇。当时，白沟正逐渐成为国内最大

的箱包集散地之一。丈夫开办了一家箱

包作坊，最红火时，雇工 60 多人。做箱

包，关键有一个亮眼硬朗的外壳，内里则

是精致细腻的分层。她原本心灵手巧，

很快便成为行家里手。

没想到，随着生意兴旺，丈夫竟然

染上诸多恶习，花天酒地，后来更是嗜

酒如命，直至暴病而亡，留下巨额外债。

企业倒闭后，又赶上箱包市场整顿，30

岁的她带着两个年幼儿子，不得不从头

开始。先是在本地谋生，后到北京、廊

坊等地打工，再后来在高碑店火车站旁

开了一个烧饼铺。两个儿子从小没得

到 好 好 管 教 ，年 纪 轻 轻 就 在 社 会 上 游

荡。那些漫长的年月里，她心如枯井，

身似灌铅，仿佛头顶上日日夜夜盘旋着

一群聒噪不休的乌鸦。直到雄安新区

成立后，漂泊半生的她才落脚于此，嫁

给了保洁工老田。

彼时，正值容东片区居民楼装修。

虽是现代化城市，但许多基础工作，只能

人工劳作。她和老田没有多少文化，但

有的是力气。室内装修相当一部分工作

就是运送材料上楼，水泥、沙子、地板砖

等，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别看她年过半

百，20 年的艰辛，早已把她打磨得身板

健壮、气力过人。一袋 100 斤的水泥扛

在肩上，来去自如，几乎不输壮汉，只是

汗水涔涔、满脸灰黑。这样干一天，可挣

200 元。

容东片区初步完工，容西片区又开

建了。这一次，她直接报名当管道工。

各种地下管网，粗粗细细，深深浅浅。她

钻进钻出，爬高爬低，身手矫捷。这样干

一天，可挣 300 元。

建设和装修工程结束后，她又到雄

安国际酒店做洗碗工、清洁工，去月子中

心做送餐工，在康复医院做按摩师。在

此期间，她还多次参加技能培训，先后拿

到了西点师和按摩师资格证。前年，她

被这个小店聘为烧饼制作员。

打烧饼，看似简单，却颇有技术含

量。她告诉我，打烧饼有三个要点：和

面、制作和烤制。

第一道关是和面。和面的诀窍在于

面、水、盐的比例，还有醒面时间、水温控

制 。 另 外 ，需 要 加 入 适 量 食 用 油 或 猪

油。这样才能锁住水分，确保成品外酥

里暄。

打烧饼为什么用死面呢？为了追求

质地扎实、麦香纯粹。尤其做肉夹馍时，

可保持完整形态。而发面暄软，缺乏韧

性与层次，夹料时会因吸汁而发软塌陷，

口感大打折扣。

第二道关是制作。制作的要点是分

层 ，分 层 的 要 点 是 油 酥 隔 离 和 多 层 折

叠。面团擀成薄片后，均匀涂抹油酥，紧

紧卷成长条，再或盘起来或对折一下，边

缘要捏实，防止漏气。长条卷好后，再静

置 10 分钟，避免破皮。这是形成多层空

心、酥脆口感的关键。

最后一关是烤制。烤箱充分预热，

超过 300 摄氏度。烧饼入炉后要快速烘

烤，促使内部水汽膨胀鼓包，使得表皮酥

脆。火大不行，造成焦煳；火小亦不可，

容易欠熟，内层发黏。

这一系列的动作，宛若写书法、绘画

和写文章，知易行难。所幸，经过大半生

的磨砺，她早已通悟许多。比如这做烧

饼，与当年做箱包都是一个原理：表面一

个靓壳，内里诸多分层。做好每个环节，

便是成功。

的确，烧饼实在，小店也实在。

小店里，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家常便

饭，各种粥、老豆腐、豆浆、馄饨等。还有

就是 20 多种夹料，酱驴肉、驴板肠、猪头

肉、肥肠、炸虾、卤蛋等，更有土豆丝、海

带丝、绿豆芽、豆腐皮、葱丝、香菜等。

小店老板熟谙当地口味，果断明确

了烧饼的主角地位，高薪邀请了两位专

业师傅。我们的主人公，值守早班。两

位 高 手 ，每 天 一 般 要 打 制 1400 多 个 烧

饼。由于是专业水准，声名渐隆。别看

小店位于小路小街上，略显偏僻，但人气

旺盛，阴天、雨天、雪天，几乎天天门庭

若市。

1400 多 个 香 香 鲜 鲜 的 烧 饼 ，夹 着

肉，夹着菜，夹着蛋，高高兴兴地走进了

雄安的肠胃，融入了雄安的雄壮。

每天凌晨 3 点半，李书梅就起床了。

洗漱完毕后，开着自己的轿车，准时上

班。工作期间，和面两次，每次用面 50
斤。面团醒透后，便是案板上的精心制

作。只见她双手舞动、上下翻飞。转眼

间，一组组白生生的烧饼毛坯出现了，整

整齐齐，宛若硕大棋子。最后，是小心翼

翼地烘烤。那 700 个精致的烧饼，是她

的手艺，也是她的生活；是她的职业，也

是她的事业。

手 脚 不 停 地 忙 碌 大 半 天 ，确 实 困

累。下班后，她要在家里好好睡一觉。

傍晚呢，再开上自己的轿车，带着老伴，

来 到 附 近 的 悦 容 公 园 ，散 步 、跳 舞 、

唱歌。

我问她两个孩子的情况。她说儿子

们长大了、成熟了、让人放心了，仍在他

们 的 老 家 白 沟 发 展 ，最 近 都 走 上 了 正

轨。老大做品牌箱包，老二做外卖餐饮。

再问她年近六十为什么还要这样拼

搏？她说，奔忙了大半辈子，闲不住，趁

着浑身有力气，多挣一些养老的钱，同时

也是锻炼身体。

试问她的收入情况。她浅浅一笑，

比过去强多了，关键是稳定，也快乐。

说到快乐，她索性哈哈大笑起来。

七百个烧饼
李春雷

报 载 ，年 逾 七 旬 的 电 影 表 演 艺

术 家 李 雪 健 ，与 癌 症 抗 争 20 多 年 ，

放疗留下后遗症致使双耳失聪，置

身无声的世界。但病痛没有让他停

下演艺事业。听不见声音，他便提

前熟记同台演员的台词，拍摄时紧

盯搭档口型完成表演。数十年间他

从不追流量，不慕浮华，用心塑造每

一个角色。谈及职业追求，他话语

朴素：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的

良心。一句平常话语，道出了立身

从业的准则：做人做事，贵在常怀一

颗“对得起”的心。

“对得起”，是最朴素的初心，更

是 沉 甸 甸 的 担 当 。 无

关岗位差别，不分行业

领域，是所有人干事立

业的基本标准和遵循。

把职责扛在肩头，把敬

畏放在心底，于点滴事

务当中尽心尽责，方能

不 负 托 付 ，算 得 上“ 对

得起”。

世间动人的坚守，

大 多 是 在 用 行 动 践 行

这份“对得起”。而“对

得起”早已成为推动人

类 社 会 不 断 进 步 的 道

德逻辑。

在教育领域，张桂

梅 数 十 年 扎 根 大 山 深

处 ，忍 着 病 痛 ，安 于 清

贫，倾尽心力创办女子

高中，托举起无数山区

女 孩 求 学 的 梦 想 。 躬

耕 三 尺 讲 台 ，默 默 耕

耘 、润 物 无 声 ，她 追 求

的 是 对 得 起 年 轻 学 子

的期盼，对得起人民教

师 这 份 职 业 承 载 的 使

命 。 千 千 万 万 基 层 教

育 工 作 者 日 复 一 日 坚

守讲台，以平凡的付出

诠释“敬业”二字。

报国征途上，一代

代科研先辈以身许国，

默默深耕。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毅

然归国，舍弃海外优渥条件，投身国

防科研事业。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

名，潜心攻关，始终以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祖国的心态，倾

尽才智推动国家科技向前发展，以

满腔赤诚，扛起家国赋予的重任，不

负时代嘱托。

在医疗卫生战线，医者仁心，性

命相托。吴孟超、黎介寿、钟南山等

医 学 大 家 ，一 生 敬 佑 生 命 、救 死 扶

伤。深耕专业，精益求精，即便年至

耄耋依旧坚守临床一线，以医术护

佑苍生，不负患者性命相托，守住了

白衣战士的职业荣光。

回 望 历 史 长 河 ，先 贤 亦 以 此 为

行事标尺。苏轼半生颠沛、屡遭贬

谪，却始终心怀苍生，为官一任便造

福一方，境遇坎坷也不曾丢掉为民

本心。王阳明秉持知行合一，坚守

内心良知，修身立德、济世安民，以

坦荡本心立身处世。先贤风骨，便

是 力 求 做 事 无 愧 于 心 ，行 事 不 负

苍生。

近 些 年 流 传 的 一 首 歌 曲《天 下

乡亲》叩击人心：“住过的小山村，我

是否对得起你？”“我来的时候，你倾

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这

朴素而又深刻的叩问，值得每一位

在岗干事的人时常自省。我们身居

岗 位 ，身 负 职 责 ，承 载 着 群 众 的 信

任、时代的托付，需要时常自问，是

否对得起岗位，对得起肩上的使命。

无 论 岗 位 平 凡 还 是 重

要 ，都 常 怀 敬 畏 ，对 得

起初心，对得起组织的

重 托 ，对 得 起 本 职 工

作，对得起给予我们高

度信任的群众。

遗憾的是，并不是

所 有 人 都 懂 得 时 时 自

省 慎 行 ，懂 得 这 种“ 对

得起”的朴素道理。现

实生活中，有的人不珍

惜 现 有 岗 位 ，失 职 渎

职，做出有损于自身岗

位 职 责 的 事 情 。 也 有

人 手 握 权 责 之 后 渐 渐

迷失方向，慢慢滋生高

高在上的心态，沾染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作

风 。 更 有 甚 者 任 由 私

欲 膨 胀 ，突 破 底 线 ，辜

负组织多年的培养，辜

负 群 众 的 信 赖 。 翻 阅

不 少 违 纪 违 法 人 员 的

忏悔录，总能看见相似

的 表 述 ：对 不 起 组 织 ，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

人。是满纸忏悔，但为

时已晚。初心失守，底

线崩塌，履职过程中造

成 的 损 失 无 法 挽 回 。

事后一句迟来的“对不

起”，纵有万般悔恨，也

于事无补。

这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对不

起”不能沦为大错铸成之后的忏悔

词，“对得起”应当是日常履职时相

伴左右的警醒尺。做事贵在慎始慎

终，与其事后追悔莫及，不如平日里

常常叩问内心，自省自励，守本分、

担责任、守底线，行稳方能致远。

社 会 向 好 向 前 ，离 不 开 无 数 普

通人恪尽职守、尽心奉献，离不开具

有“对得起”觉悟的一代代人的不懈

追求。人人立足本职岗位，爱岗敬

业，遇事不推诿，做事不敷衍，始终

以“对得起”为标尺约束自身言行，

守本分、敢担当、愿奉献，社会风气

自然清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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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晨，呼伦贝尔海拉尔的旷

地上，土灶点燃柴火。小汤父女联手，

将一米高的不锈钢大桶架上土灶，舀

上约 1/4 桶清水。小汤的电话响起，

收蜂蜡的客商小顾叮嘱：“最近蜂蜡紧

俏，要是还有储备，赶紧卖给我啊。”

小汤回说：“现存的蜂蜡不卖了，

要留给种葵花的邻居们打亮老家具。”

电话那头的小顾诧异不已：“葵花刚开

放的时候，你们还是对头嘞。邻居用

无人机打药没通知你们，你们的小蜜

蜂死了一批，你爹气得揪心疼。这事

儿，你忘了？”

小汤神情复杂，她瞥了一眼父亲，

见后者神色如常，才解释说：“这也不

能怪他们。往常，人工打药，多半打在

葵花秆底部，对小蜜蜂几乎没影响。

这次头一回动用无人机喷洒，没想到，

药水浮在葵盘表面。农药虽是低毒，

但小蜜蜂也扛不住……”

还 没 等 小 汤 解 释 完 ，水 已 经 开

了。父女俩忙着将麻袋里的碎蜂巢抖

落到大汤桶里。这些碎蜂巢，呈淡黄

色或浅褐色，是蜜蜂在正常蜂巢外搭

建的“披屋”。养蜂人舍不得丢掉，将

这些粘连的蜂巢化开，制成蜂蜡。

小汤与父亲一共收获了三个奶黄

色的圆柱形蜂蜡，这可是名副其实的

“化妆品软黄金”。这次，小汤与父亲

商量好了，蜂蜡让给放蜂地的邻居们，

他们几十年不

肯 丢 的 老 家

具 ，用 蜂 蜡 打

亮后才能够防

霉又防虫。

养蜂人与

他 的 邻 居 们 ，

算是不打不成

交。无人机打

药事件发生后，老汤带着一兜死蜂，去

找离得最近的农户理论。农户老庄看

到老汤急得面红脖子粗、话都说不利

落了，不免惭愧。老庄攥着老汤的手

说：“我估摸，收葵盘还要等一个半月，

你把损失算一下，等我跟今天打药的

邻 居 卖 完 瓜 子 ，就 凑 钱 赔 你 ，你 看

行不？”

老汤长叹一声，他脑海里飞舞着

那些接触药水后摇摇晃晃飞回的蜜

蜂。这小生灵多么有灵性，它们竭尽

全力要回家，但它们不进蜂箱，它们知

道要保护整个种群，它们以最后的力

气，恋恋不舍地盘旋在家门之外……

那 场 景 ，看 得

老 汤 肝 肠 寸

断。他没有心

情去估算这一

次 的 损 失 ，讷

讷 地 叮 嘱 一

句 ：“ 要 打 药

了 ，记 得 提 前

通 知 我 们 ，我

们把蜂箱运到远处去。”

老汤回到活动板房，向妻子和女

儿说明情况。他不忍心让农户赔付。

尤其是看到老庄和邻居们还用着几十

年前的老家具，用着老婆婆们陪嫁的

搪瓷饭盆。到了快 70 岁的年纪，这些

不服输的老人依旧在承包土地，购买

种子，辛勤耕耘。

原以为事情过去了，但种葵花人

的愧疚，并没有消失。从这天开始，老

汤一家人出去放蜂，回来的时候，板房

门口时常有陌生的塑料桶出现。桶里

有时是一棵白菜或一棵包菜，有时是

两把韭菜或一刀猪肉，有的时候装了

小半桶水，里面是野生鱼虾和泥鳅。

还有一次，桶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

纸，纸上是一张歪歪扭扭的手绘地图，

地图上，山丘、河流、蒙古包在上面标

得清清楚楚。老庄特别标明：“往西五

里，再往南三里，有一片开得正旺的水

飞蓟花。水飞蓟可护肝，它的花酿蜜，

别具风味。”

约半个月后，第一批水飞蓟蜜收

获了。过滤、分瓶，浅金色的透亮蜂蜜

就像流动的琥珀一样醉人。老汤父女

俩凑近端详。老汤感叹，要不是老庄

指点，他永远也不会走进那片绚烂的

野花中。

在秋日蜜色的光线中，种葵花的

人和采蜜的人，达成了无声的和解。

一次和解
华明玥

立秋了。老家院子里花香阵阵，

几株高大的花树拉满了小院的颜值

——碧绿的叶子比成人的巴掌还要

大，粉红色的小花一穗穗斜垂枝头随

风摇动。路过的村里人都会停下来好

奇地看一会儿。“这花儿不是都长地里

吗，你咋种到家里啦？”熟识的，还会问

上几句。

是的，这不出名的花，在我小时候

都 是 长 在 田 野 里 ，我 们 叫 它“ 麦 穗

花”。入夏割完麦子，这种植物就露出

了头。孩子们从四周挖下去，带些泥

土捧回家，悄悄找个地儿挖坑栽下，培

土浇上清水。终于有一天，小红花开

出来。读大学后，才知道家乡的“麦穗

花”学名叫红蓼。它适应性强，耐干旱

瘠薄，是丰收和希望的象征，全株还可

入药。

只是，后来越来越少见到了。几

年前中秋回老家，刚到村边，就见不远

处的道边有几束红花。快步走近，居

然是久违的麦穗花！我静静凝视，深

吸一口气，回味着那独有的花香……

可没想到，一个月后再回来时，那里已

空空如也，修路填土成了平地。第二

年 再 回 老 家 ，我

特意在村子四周

寻 找 ，却 一 无 所

获 ，麦 穗 花 像 匆

匆见过一面的朋

友，不辞而别。

我 不 甘 心 ，

反复再找。前年，终于在与邻村的交

界找到了几棵正在开放的麦穗花，还

是在路边没人管的地方，还是那么美

丽、清香、随风飘动，像是站在田野里

的朋友向归来的我招手。这次，我拜

托老家的侄子好好看着，等种子成熟

了，一定取回一些。

种子终于捧来了。我小心收起，

像小时候栽种小幼苗，生怕有闪失。

去年春天，我将它们一粒粒种下。可

能是种子发霉的缘故，出苗后仅长成

一 株 ，庆 幸 的 是 秋 收 后 ，种 子 留 下

不少。

今 年 谷 雨 ，

我和妻子小心翼

翼地把种子全部

种 在 房 前 屋 后 。

出 芽 了 ，苗 势 很

弱 ，特 别 是 房 后

那一排。我很是担心，一直纠结该怎

么去养护。时间一天天滑过。出人意

料的是两场透雨过后，花苗越长越壮

实，等拔过两遍草，还没来得及施肥，

枝叶便蹿过了旁边的月季树。如今，

这些花儿已成了我家乃至全村一道独

特的风景。

傍晚，我在小院书房静静写作，一

阵秋风吹来，麦穗花的香气跑了进来。

我知道，在家乡的大地上，像麦穗

花一般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仍在继续

寻找，静静观察，把它们写下来，也把

自己扎根在这片故乡的热土里。

麦穗花
王保中

地势的起伏和道路的回环

让每一道缓坡都能得到充分的光照

也像食草动物的肚皮那样柔软

平坦的地面高处有一片

低处就有一片，如果没有搭建房子

种花最是适合，是那种小朵的花

是那种花期很长的花

我路过的这一片，波斯菊刚种下

我来早了，开花还得再等一个月

那时候，泥土捧出万千杯盏

那是粉红，橘红，大红

那是可以把时光一饮再饮的秋天

自助售货机对面，一头稻草编织的

大象

正悠闲漫步，不知道会不会受季节

变化影响

收回长长的鼻管。快到午饭时间了

蒙古包里有人在摆盘

——山水同样可以挪动

我已经在一个宽敞的展厅

观看了焦墨技法的大画

又在一个储藏红酒的酒窖

听 见 安 静 的 橡 木 桶 里 ，一 整 座 葡

萄园

在制造一阵又一阵潮汐

我在收获的季节

沿着田埂再走一步

一边刚收了甘薯的地里

又把小白菜的秧苗种下去了

一边是叉腰的玉米棒子

剥开表皮，里头还有一层

最里头才是牙齿一样咬紧的颗粒

顶一头紫金的高粱

像是知道风从燕山那边过来

站得直直的身子，又挺了一挺

从 甘 薯 地 里 出 来 ，我 拍 打 着 手 上

的土

我接上了地气，像是经历了一场

和季节同步的生长

另一边的夹河滩

空旷，宽阔，还能容纳更多的流水

天边，阶梯状的云朵

像一个提灌系统

像是天上的庄稼地

也在赶时令保墒

泥土捧出了

万千杯盏
（二首）

第广龙

左右山谷

在卢龙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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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

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中国画《鸢尾西番莲》，作者任伯年，中国美术馆藏。

入秋后，南方丘陵地带的酸枣次第

成熟。一颗、两颗，由青转黄。熟透了，

从枝头坠落下来，落在草丛里、泥地上，

不几日便积了一小层，黄黄绿绿，煞是

好看。

看见这些掉落的酸枣，不管大人还

是小孩，都会拾起一两颗，用衣角擦擦，

送 进 嘴 里 。 一 股 酸 甜 滋 味 顿 时 漫 卷

舌尖。

最有趣是打枣的时候。男人拿出

家里最长的竹棍，爬上二三十米高的酸

枣树，踩在树丫间，朝挂着酸枣的枝头

挥舞棍子。酸枣纷纷坠落，嘭嘭嘭响。

女人提着篮子、袋子、木桶和箩筐捡拾。

边捡边移，篮子、袋子、木桶越来越沉，

很快就提不动了，便倒进箩筐里。小孩

边玩边捡，他们专爱找那些表皮光滑、

没有斑点的黄灿灿的酸枣，找到一个，

举到头顶，亮起嗓子向父母报告，向姊

妹炫耀。

酸枣运回家去，一大筐一大筐分批

洗净，倒进大铁锅。灶膛炉火熊熊，灶头

蒸汽升腾。一阵酸甜和着糯香在厨房里

飘荡。揭开锅盖一看，满锅深黄浅黄，一

个个咧开了嘴，爆出白糯的果肉。待冷

却，滤去水分，倒进大木盆。母亲抓起一

把把紫苏叶，利用紫苏的摩擦力，把酸枣

抓烂，挤出枣核。枣核不带丁点果肉从

指缝间滑出来，干净，光亮。枣核挤得一

个不剩，盆里全是酸枣泥，倒入剁碎的新

鲜红椒，撒上白糖，抓揉。一边抓揉，一

边撒糖。放多少紫苏，撒多少糖，母亲熟

稔于心。她揉出一盆酸枣泥，枣泥色泽

深沉，点缀星星点点的红，那是辣椒碎

片，亮得晃眼。

次日清晨，父亲用凳子在门口搭好

门板，铺上塑料布。母亲倒出酸枣泥，以

菜刀为铲，将酸枣泥摊开，均匀地抹成薄

薄的一层。一盆酸枣泥摇身一变，变成

一大块酸枣膏，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母

亲拿出准备好的甘草粉撒在酸枣膏上，

为酸枣膏裹上了一层金粉，添了一份甘

甜。那份甜，丝丝入扣，是白糖所不能给

的。晨光照着母亲的侧影，晨风吹动她

耳鬓的头发，一切真实又迷离。阳光收

走了酸枣膏表面的水分，酸枣膏朝上的

一面凝固了。我们趁母亲不注意，从边

沿撕一点下来，塞进嘴里。酸、甜、辣、香

等多种滋味糅合，带着阳光的温热，丝丝

缕缕嵌入口腔、味蕾。

第三日，母亲托起整个酸枣膏，将其

翻面，表面再撒一遍甘草粉。到了傍晚，

母亲将门板那么大的酸枣膏切成一条

条，再剪成一片片。我们帮着将酸枣片

收进坛子，一层层码放整齐。日后想吃

的时候，拿出一片，再拿出一片，小口小

口地咬着，细细品尝。

酸枣膏
张   镝


